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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回第四十六回  石夫人重後節哀　桑奶子逞凶撒潑石夫人重後節哀　桑奶子逞凶撒潑

　　話說眾位太太正在相敘談心，見垂花門管家婆上來回道：　　「老太太因有恙不能遠接。請親家太太們介壽堂相見。」沈夫人

笑道：「咱們說閒話，忘了去見老太太。」桂夫人陪著走怡安堂甬道，竟往介壽堂來。進了院門，見祝母站在卷彬下等候迎接。薛

姑太太道：「老太太身上不舒服，咱們還照著剛才磕頭罷，別叫老太太費事。」竺太太、沈夫人點頭道：「連鄭大姐姐們攏共攏兒

一拜就完了。」顧四太太道：「快些上去，老太太要下台階了。」夢玉先上前指與老太太知道，竺太太趕行幾步，忙上台階，祝母

笑道：「親家太太，今日初次上門，本該遠接，因有賤恙，諸事短禮，連咱們兩位世交至親太太，都要恕我。」說畢，讓進堂屋。

竺太太們一齊跪下，祝母急忙回禮。拜畢起身，鄭姑太太們趕著道喜請安。梅姑太太道：「老祖宗請坐下，讓新回來的孫媳婦們磕

頭。」眾人扶祝母坐在自然椅上，夢玉同九如、汝湘、海珠、秋瑞向上磕頭。祝母笑道：

　　「竺姑娘初到我家，諸事短禮，鄭姑娘更受點子委屈，等著咱們兩家婆婆補還你們的委屈才得呢。」夢玉們拜畢後，站立一

旁。祝母拉著九如、汝湘看了又看的，笑道：「像這樣好姑娘，不嫁到我家來是真可惜！我有兩三天沒有見鄭姑娘來逗個笑兒，實

在悶的慌。這會兒是我家媳婦，再不怕你使個小性兒，惱了回去。」祝母一面說話，讓親家太太們坐下，伺候的姑娘、嫂子趕著遞

茶上燈，就在介壽堂擺設晚飯。垂花門知會崇善堂晚供上香。

　　桂夫人同梅姑太太們飯後帶著夢玉、眾媳婦出去上晚供。

　　石夫人因身子不快，差芳芸、紫簫出去燒紙，先在靈前哭拜。

　　桂夫人們亦挨次上酒舉哀，不敢放聲，只可低哭。一會化過樓庫，汝湘、九如同芳芸、紫簫拜見。正欲轉身進內，只聽見人聲

喊叫，一路嚷到崇善堂大院子，燈燭照的雪亮。桂夫人大驚，正要查問，見金映媳婦上來回道：「張喜的媳婦因栽了一跤，前天坐

了小月，身子不乾淨，血往上衝，痰迷心竅，斜瞪著兩眼，精著身子，手拿一條大棍，見人混打，一直打到這兒。眾家人恐他跑了

上來，因此圍住同他對打呢。張喜駭的躲在一邊兒傻哭。」桂夫人十分歎息，說道：「叫他們不許打傷他，只要將他捆住，趕緊醫

治要緊。」金家的答應，忙去吩咐。

　　那張嫂子披散著頭髮，精赤條條，條中拿著大棍，猶如一隻猛虎，二三十家人、小子都拿著棍棒打他不倒。那些該班的家人們

都在崇善堂卷棚下站著，防他跑上廳來。桂夫人們站在簷前遠望。鬧了好大一會，眾人用長繩子將他絆倒，趕忙捆作一團，抬回他

的屋裡。桂夫人吩咐老管家槐蔭：「派人看管，趕緊叫張喜請人醫治，管著他，別叫他再跑了出來，像個什麼樣兒？」槐蔭答應，

伺候太太們進去，吩咐崇善堂該班的小心火燭，各家人散去不提。

　　且說桂夫人們一路走著，同梅姑太太說道：「張家媳婦為的是坐小月鬧出這樣病症，醫的快呢，或者逃出一條命，身子也就糟

蹋掉一半，想起來實在可怕。前幾天掌珠坐小月，我就很惦記。孩子們年輕，知道些什麼？總得對月，才准出房門。

　　我昨日瞧他倒很舒服。」梅姑太太道：「咱們家第一是三妹子要緊，他身上的干係重的利害，別管他是男是女，只要平安。

　　這幾天過於哭狠了，我聽說有些不舒服。那不是當玩的，必得回老太太，將傷心的這一條暫且停止才得呢。就是芳芸、紫簫須

要想著法兒寬解他才是孝順。不過每天出來上飯，哭兩聲盡個禮兒就罷了。」芳芸們連聲答應。

　　桂夫人來到介壽堂，祝母問道：「今日耽擱的這樣長遠？「桂夫人將張家媳婦的故事說了一遍，祝母們甚覺驚歎。顧四太太

道：「人家坐小月往往不留意，最容易鬧事。我家有個本房的小嬸兒，六個月上坐小月子，不知什麼淘了什麼氣，叫著氣衝血海。

可憐鬧的鼻子、口、眼裡血都直冒。請多少有名的大夫也總沒有醫好，白送了一條性命。像張嫂子這神氣，也要趕著醫治才好。」

祝母點頭，吩咐陶姨娘賞張家媳婦十兩銀子，請醫調理。梅姑太太道：「三妹子今日扎掙不住，不能出去拜飯。我剛才同二姐姐

說，他的身子更有關係，若是鬧點兒別的，那是一輩子的後悔。」薛姑太太、沈夫人一齊說道：「倒是真話。三太太這會兒關係非

小。先要老太太將心放開，再別提起悲苦二字，還照常歡歡喜喜的，只當沒有那一條兒。神佛爺保佑著，生下一男半女，真是萬金

難買的一點骨血。若是老太太先各自各兒的發了煩，不用說三太太加上些悲苦，連咱們做小輩的覺著諸事為難。」梅姑太太也就著

勢兒，苦勸一番。

　　祝母笑道：「真個的，我苦會子亦救不了他的命，這會兒實在要保全腹中的要緊。但是他少年恩愛夫妻，忽然拆散，如何一會

兒丟得開手？必得姐妹們打伙兒同他混著些兒才好。那幾天，怕我見了傷心，以後很可不用躲避。」薛姑太太笑道：

　　「老太太既肯丟開，諸事就很容易。我同三嫂子剛到這兒，蒙你老人家相待親熱，就同自家娘兒們一樣。等我大姐姐來了，咱

們姑嫂三個要拜在你老人家跟前做個老女兒呢！這會兒將三妹妹交給我，總叫你老人家萬安。」祝母同眾家太太們無不歡喜。梅姑

太太笑道：「我是老太太的寶貝女兒，諸事偏疼些兒。這會有了三個姐姐，他老人家一准要多疼顧些老姑娘。咱們是提著葫蘆兒打

當當，不是那個打心錘。」祝母同太太們一齊大笑。沈夫人笑道：「你是小妹妹，咱們總要多讓你些兒，橫豎咱們做姐姐的，總得

要受點兒委屈。」顧四太太道：「梅妖精醋勁兒大著呢，生怕人分了老太太的墊箱錢。等桂大姐姐來，咱們約齊拜個十姐妹，連梅

精算上攏共攏兒拜在老太太跟前，分起墊箱錢來，打伙兒有分。」說的老太太們大笑不止。

　　時夜已深沉，吩咐送沈夫人、薛姑太太婆媳至富春閣，竺太太至瓶花閣西院，各人俱有姑娘、媳婦伺候安寢。汝湘同秋瑞一

院。

　　次日，梳洗之後，祝母親自回拜沈夫人、薛姑太太、薛二奶奶，只見汪太太們一同出來迎接，笑道：「今日老太太步履比往天

更覺強健。薛二姐姐們一來了，你老人家的病就不藥而愈。」沈夫人們笑道：「這是老太太過於疼顧咱們，扎掙著回個禮兒。」祝

母道：「我有好些日子不出院門，實在昨天姑太太們來了，叫我心裡一喜，又談了半晚上，倒像吃了仙丹似的，病都好了。」祝母

一面說話，同進富春閣。彼此見禮請安，讓坐送茶已畢，祝母道：「今日是崇善堂頭七，談經做齋拜三天經懺。來的親眷很多，他

們見面，一准要說兩句勸慰我的話，倒惹起我傷心。因此我一早的過來，同王姑太太混過這三天，連夜間也在這兒。派顧姑太太到

介壽堂，給我看管屋了。薛姑太太帶著二奶奶同石家姑奶奶們去承瑛堂，想著法兒的勸解三妹子，這兩天正是要緊頭上。鄭、汪、

周、柏、江、陸同各本家奶奶、太太們給我接待來的賓客，夢玉、魁兒輪著拜經，海珠姐妹們各去照應，不必在這兒伺候。」桂夫

人們答應，恐承瑛堂婆媳出去上香，趕忙同薛姑太太們一齊散出富春閣，都往承瑛堂來。

　　石夫人正要出去，見薛姑太太進來，站在一旁迎接。薛姑太太見石夫人婆媳剛要跪下磕頭，趕忙止住道：「咱們姐妹本來初次

見面，要行個禮兒，因三妹妹身子不便，拉個手兒算了罷。」蝌二奶奶同芳芸、紫簫們見過禮。桂夫人將老太太吩咐說話再三傳勸

一遍。眾位太太一齊苦勸說道：「同林拆對，分應悲苦，但宗祧關係重於分鏡，只可暫且釋哀，上以仰體老母之心，下可慰九原之

望。因此請薛二姐姐同二奶奶專到這兒陪著石家的幾位姑奶奶們與你作伴，一切上香上供，有媳婦們磕頭，全不用你管。丟開手，

只當沒有這一條兒。」石夫人含淚點頭道：「謹遵老太太慈訓同眾位姐姐垂愛。事已如此，只可丟開。」桂夫人道：「很好。」就

托薛姑太太、石姑奶奶在此照應，同眾位太太散出承瑛堂，各去辦事。

　　此時，內外親眷都來做七上供，十分熱鬧。薛蝌進來，見過祝母。拜見請安後，也在外面照應陪客。崇善堂有甘露寺戒僧二十

四眾拜大慈悲忤，經聲、法器甚覺可聽。祝母在富春閣同沈夫人談些家常事務，十分親熱，彼此只恨相見之晚。薛姑太太與石夫人

也說的投機，親如姐妹。兼著海珠、修雲眾姐妹同薛姑太太都是前生緣分，而秋瑞分外親熱，時刻過來照應。

　　坐過晌午，果茶之後，蝌二奶奶惦著兩個孩子，要回公館。

　　薛姑太太同秋瑞商量，別叫老太太們知道，差人送回公館，明天再來。秋瑞想來也是道理，不便強留。薛二奶奶辭過姑太太同



秋瑞出去，走到介壽堂院門，見顧四太太站在影壁前笑道：

　　「老太太派我看屋子，姑娘們同該班的嫂子早半天還來打個照面，這會連個影兒也找不出一個，連我的丫頭們都到崇善堂看拜

經懺，只乘我一個，真個是看屋子。」秋瑞笑道：「你老人家別發煩，等我送蝌二嫂子出去上了轎回來，到芳芷堂要兩壺陳砂仁

酒，再要上幾個大肥蟹，咱們娘兒兩個樂這麼一會。」

　　顧四太太笑道：「很好。快來，別叫我傻等。」秋瑞點頭，同蝌二奶奶過怡安堂，見親眷家的姑娘、奶奶往來不絕。人空裡，

汝湘過來拉著秋瑞道：「你好快活，陪著薛二嫂子看個熱鬧，任什么兒你也不管。竺姑娘到咱們這兒摸不著門子，也認不得誰是

誰。陸四嬸子因病著不能過來，差家人媳婦謝嫂子來磕頭，打扮的像個妖精，扭兒捻兒走了進來，竺姑娘認作是那家的嬸子，趕忙

磕頭見禮。正要讓坐，叫春燕姑娘瞧見吆喝著：『這是咱們家大奶奶，你當是誰呢？』謝家的才趕忙走了下去。還有誰家的一個老

媽兒，拉著竺姑娘認外甥女兒，說從小賣在這裡，這如今長的花枝兒似的，也就不認得我姨媽。竺姑娘氣的鼻涕眼淚的哭起來說：

『我那兒找這一門子的姨媽？』周嫂子們知道大罵一頓，攆了開去。你說這不是活亂兒嗎？本情今日來的客，比老太太大慶的那些

更難照應。今日多了崇善堂做齋拜經看熱鬧，那個出去，這個又進來，咱們盡剩了跑道兒。」薛二奶奶道：「我實在惦著兩個孩

子，要回公館瞧瞧，不然也在這兒幫你們照應，並不是怕認姨媽躲了家去。」秋瑞們一齊好笑。汝湘道：「我同二嫂子出去，差茗

煙送回公館。」姐妹三人出垂花門，叫聽差的去找茗煙來，吩咐將轎子搭在崇善堂夾道前伺候。再三叮囑薛二奶奶明天早些過來，

就差茗煙送回公館。

　　送薛二奶奶上轎之後，姐妹來到孝堂，對芳芸、紫簫道：

　　「咱們跑了一天道兒，腳又疼，人也乏，偷空兒去歇息一會，又要照應晚齋上供。本家的太太、奶奶們盡陪著說閒話，過於自

在，也得找幾位來幫個忙兒才得呢。」芳芸道：「你們去歇個腿兒，我找本家的來照應，橫豎誤不了什麼事。」秋瑞、汝湘轉身到

景福堂，秋瑞道：「你去找了九姑娘同海丫頭到介壽堂來，我到芳芷堂要了酒蟹，同顧二姨媽去看屋子。」汝湘點頭。走進景福

堂，見桂夫人陪著好些太太們三四桌的看牌、下棋，也有坐說閒話的。四面一瞧，不見九如，忙走出後軒卷棚，見海珠、九如同鄭

姑太太一路說笑著要往瓶花閣去。汝湘忙上前招呼，鄭姑太太們回頭問道：「有什麼事嗎？咱們偷個空兒去歇息一會再來。」汝湘

道：「顧二姨媽在介壽堂看屋子，悶得慌，秋瑞姐姐要了些好酒，叫咱們去歇腿兒，媽媽也去坐會再來。」鄭姑太太回身同著往介

壽堂來。只見梅姑太太、顧四太太同秋瑞三人剝蟹飲酒，鄭姑太太笑道：「我說找不著梅精呢，誰知躲在這兒！」姑娘們趕忙添上

杯筷、坐位，三個老姐妹上坐，秋瑞們四人分左右坐下，一同飲酒、剝蟹、談心。秋琴道：「老太太因新添兩個孫媳婦，將一肚子

的悲苦減去大半。我在富春閣瞧他老人家說笑的很樂。到底是門子好。像咱們這樣窮呆子，要娶一個媳婦也就費事」顧四太太笑

道：「梅妖精別瞧著眼熱，等我來相與你這窮呆子，同你結個親家，將玉書給魁哥兒做媳婦如何？」鄭姑太太笑道：「別說我同宰

相夫人做親家，就瞧不起這解元老婆，我也將文湘二姑娘給了魁兒，你要不要呢？」秋琴笑道：「你們是真話呢，還是說著玩

兒？」鄭姑太太道：「誰家拿女兒說玩話呢？咱們斟滿一大杯，飲個同心和合酒。」秋琴笑道：「我不這麼飲，要喝你口裡的才

算。」顧四太太們笑做一堆。

　　姐妹三個結了親家，正在熱鬧有趣，見承瑛堂的書帶急忙忙跑來，對秋琴說道：「姑太太快些去回老太太，說三太太這會兒身

上很不舒服，見了點兒紅。我去找陶姨娘要安胎藥。」說畢，轉身而去。秋琴駭的一身冷汗，派海珠、九如往承瑛堂照應，服安胎

藥。收拾妥當，伺候老太太過來看視，一切孝布物件，全行暫換月藍青綢鋪墊，預備茶果。派秋瑞、汝湘將老太太過來必須經過之

處，趕緊打掃潔淨，地下不許有果子皮核、一切有礙之物。傳知各堂姑娘沿途小心攙扶伺候。知會垂花門，請魁大爺陪大夫葉老爺

進來看視。傳知芳芷、凝秀堂備辦燭紙、一切應用物件伺候。請鄭姑太太坐在介壽堂影壁前攔住上下人等，不必往承瑛堂請安問

好，以免心煩。

　　秋琴分派已畢，飛身往富春閣去。秋瑞、汝湘各處傳知，一面吩咐趕緊掃打道路。瞧見梅春陪著葉大人往承瑛堂去，隨後芳

芸、紫簫同桂夫人進來。汝湘迎到怡安堂卷棚下，將剛才書帶所說之話及梅姑媽分派之事細說一遍。桂夫人點頭道：「很好。吩咐

聽事的媳婦們去對各位太太們說，三太太心中怕煩，並無別事。請太太、奶奶們都不用到承瑛堂去，說我就來奉陪。」桂夫人正要

往承瑛堂去，見魁兒陪了大夫出來，又聽說老太太來了，站住回望，見祝母、沈夫人、梅姑太太急忙忙已過瓶花閣。桂夫人站住一

旁，候老太太走到面前，忙上前說道：「剛才聽說好些，請太太不用著急。」祝母搖頭歎息道：「我早知道必要有這一條兒，真是

要命，神佛爺要保佑才好。」這位老太太絮絮叨叨的一路歎氣來到介壽堂影壁前。鄭姑太太道：「老太太只管放心，不用著急。」

祝母歎道：「孩子，我為你母親急的要死。」秋琴笑道：「這是鄭大姐姐，他沒有母親，不用你老人家著急。」祝母笑道：「我害

昏了，鬧的人都不認得，真是笑話。」沈夫人們一路笑著來到承瑛堂。薛太太、石姑奶奶們接下台階，笑道：「老太太很著了急。

先前瞧那樣范兒，實在可怕。今日幸虧不出去悲苦勞動，不然這會兒早下來了。剛才大夫說，幸虧胎末離經，趕緊服藥尚可保住。

再若悲苦傷胎，斷難保全。這會先服過兩丸安胎至寶丸，身上倒覺安靜，看來可以無礙。」海珠遞上藥單，祝母接在手中，一同走

進堂屋。

　　石夫人睡在套間炕上，見老太太進來，說道：「今日實在是佛爺保佑，老太太的福庇，請薛二姐姐在這兒說笑了一天，沒有出

去，不然竟留不住了。這會兒服兩丸藥，倒很覺安靜，躺著不敢勞動，倒是叫老太太著了急，媳婦心裡實在不安。」祝母道：「因

你身上關係甚重，我更急的要死。這會兒才放了點心。」讓沈夫人們一齊坐下，內外點起燈燭，姑娘們伺候送茶。祝母道：「今日

薛二姐姐實在是個救星，想起來令人害怕。剛才葉大夫的話，你是聽見的，只要依我說就是孝順。不知他開的幾樣是什麼藥？」姑

娘們持著手照，看那脈案上寫著幾句道：

　　兩關數而不滑，胎未離經。緣悲慟過傷，因而受克，急宜安神理氣，以解其傷。倘再為悲氣所感，恐難為計也。▉人參一錢五

分白朮一錢炒焦條芩一錢二分酒炒連殼砂仁一錢研茯神一錢五分▉歸身一錢五分酒炒合歡皮一錢水洗甘草三分▉祝母看畢，對石夫

人道：「葉老爺說，再要悲苦傷動胎氣，斷難保全。你想，就望的是這點命根，還忍心叫他去就嗎？生下一男半女，是三兒的一點

骨血。你從此將悲苦二字丟他到東洋大海，請薛二姐姐、石姑奶奶們同你作幾天伴，就勢兒將身子養好，我就放心。芳雲、紫簫要

逗著你婆婆喜歡，別惹他發煩。以後做齋唸經，不拘是誰出去磕個頭兒就算了，不過是這麼一件事。」

　　沈夫人們都說老太太見的不錯。彼此說笑一會，汝湘又將那老媽兒認做九如的姨娘說話，引的祝母們無一不笑。就在承瑛堂用

晚飯，沈夫人被老太太拉到介壽堂安歇。

　　一連拜了三天經懺，眾位親眷太太們都要回去。沈夫人、薛姑太太見石夫人身子安健，約了竺太太同回公館。將補送老太太的

壽禮並送各位太太、奶奶、小姐禮物，姑娘、媳婦、管家婆的尺頭、首飾、賞封，各人送到祝府。沈夫人們將祝府相會的各位親戚

太太家都去拜望。有鄭府上是新親上門，大擺筵宴。連祝母、桂夫人們也陪去吃了幾天會親酒。

　　這日，在家歇息，有鬆夫人差人送來弔禮。祝筠拆開書子看過，交夢玉送進去，念給老太太聽，才知道鬆柱因地方緊要，不能

耽擱，帶著家眷由江西一路起身上任去了。專人下書給老太太道惱致慰，又再三奉勸。又留下致桂三老爺書子一封，說作媒之事。

祝母道：「我打諒他們走這裡上任，等我瞧瞧彩丫頭病的是個什麼樣兒，誰知他們又不走這兒，倒要我惦記。」桂夫人們談論一

會，見槐大奶奶來回，接引庵的姑子們來請老太太安。祝母笑道：「請什麼安？不過是來領七月半的年例。叫他們進來。」槐大奶

奶答應。去不多會，領著老姑子普濟，帶著徒弟如心、如意、如智、如慧五人，遠遠的就笑著道：「今日又來見老菩薩來了。」走

到屋裡先給老太太請過安，挨著一位一位的見禮。普濟道：「鄭姑娘也在這裡嗎？幾時有了婆婆家？是誰家呢？怎麼咱們都不知

道？」祝母笑道：「你又來惹他的氣，他那裡來的婆婆家呢？」普濟笑道：「罷呀，臉都開了，還說沒有出門！」海珠笑道：「你

們姑子家多管閒事。」秋琴笑道：「對你說了罷，鄭姑娘如今也做了玉大奶奶，以後不要叫鄭姑娘。」普濟道：「我說呢，怨不得



也穿著孝，原來是三老爺的姪兒媳婦，這就是了。」桂夫人道：「你今日來，為的是什麼事？」普濟道：「一來是請老太太、姑太

太、太太、奶奶們的安，二來是請七月半年例，燒香都要請去熱鬧熱鬧。」祝母笑道：「我早知道你的來意是收年例分子，今年去

不去都還未定，且到那天再商量。」桂夫人道：「我瞧著是去不了的，十五家裡有經事，又是董嫂子家裡做滿月，還有黃老太太生

日，都是要去的。」秋琴道：「你還忘了一家，眾人公分給劉四姐姐餞行呢。」老太太道：「真個是倒忘了這件事，十五真一點空

兒也沒有，斷不能到你們那裡去。等著過了這件事，慢慢的再到庵裡來逛罷。」話未說完，查大奶奶又進來回老太太說：「嚴老太

太不在了，今天夜間入殮。」祝母們都大驚，忙問道：「不聽見有什麼病，怎麼好好的就會不在了？」查大奶奶道：「查本說是今

日早上栽了一跤，扶起來就不知人事，才不多一會兒停的牀。」桂夫人道：「老太太同海珠、汝湘、九如在家，我同大妹妹帶著秋

瑞、修雲送入殮罷。」祝母點頭，十分傷感。吩咐桂夫人留普濟師徒們吃了齋去；又吩咐荊姨娘，接引庵除年例外另給八兩銀，在

義塚地上放壇燄口，多燒些紙錢、銀錠。荊姨娘答應。

　　桂夫人領著姑子們到怡安堂去，如智道：「我要去瞧桑乾媽。」桂夫人道：「你那乾媽有些要丟人打臉的，依我說不用瞧他

罷，別連你也鬧的沒有了臉。」如智們看見太太的神色口氣，知道桑奶子近來有些走不起，瞧他也是無益，就連忙改口說著別的。

坐了一會，桂夫人命朱姨娘、李姨娘陪去吃飯，荊姨娘將香金等項都交代明白。

　　不言姑子們吃飯回去之事。桂夫人同梅姑太太們晌午大錯些兒，都往嚴宅去送殮。梅春、九如看夢玉、掌珠下棋。祝筠連日回

拜各親友並應酬一切慶弔事務。祝母同鞠太太，在石夫人屋里正商量要同沈夫人們到金山寺去看放河燈，見槐大奶奶進來回說：

「鄭大太太差人下帖，請老太太、鞠太太、姑太太、二太太、三太太、各位奶奶、姨娘、小姐明日過去吃午飯，是必要請過去的。

」說著，送上請帖。祝母瞧了瞧笑道：「你傳話出去對來人說，那天已經陪過親家太太，這兩天乏的慌，實在不能過去，多謝

罷！」鞠太太道：「都給咱們道▉謝。」▉槐大奶奶答應出去，轉到怡安堂甬道上，見多少人站在凝秀堂院門口，喊喊叫叫不知為

什麼。趕著過去，見是秀春紅脹著臉，同蘭生、書帶在那裡不依，還有姨娘、姑娘、嫂子們一大堆，都在那裡你一言我一語的說個

不休。槐大奶奶走過去問道：「什麼事高喉嚨大嗓子的，叫老太太聽見像個什麼樣兒！」秀春瞧見說道：「大奶奶來得正好，方才

姨娘屋裡大炕上，擺著查大奶奶交進來的利息銀五百兩，不知叫誰藏起了兩大封。

　　書帶同蘭生他兩個不問別的，單找著我問。他們調過來未幾時，就擺著姑娘的樣兒吹打我。我跟著姨娘這幾年，大奶奶是知道

的，也沒有不見過一個針兒一條線兒，巧巧兒他們來了，就常常的不見東西。這會兒鬧的越發好了，連銀子成二三百拿了去。

　　我倒念著姐妹兒面上，不好意思提一個字兒，他們倒欺負起我來。怎麼堵著臉兒問我，是幾時瞧見我偷過東西嗎？大奶奶想，

叫你受得受不得？」陸進的家裡說道：「這五天偏是我同宋大妹妹的班兒，叫姨娘屋裡不見二三百的銀子。若不查了出來，咱們不

偷，也落一個做賊的名兒。」書帶、蘭生道：「我們跟著太太多少年，也沒有不見過一點兒東西。這會兒鬧到賊窩子裡來了。咱們

為什麼糟在這一堆兒呢？果然是一點兒毛病沒有的人，誰還敢去問他？」秀春接著問道：「你說這話，明擺著我有什麼毛病，我還

活著幹什麼？這條命交給你罷。」說畢，照著書帶一頭撞去。書帶不提防，仰面一跤栽倒地上，秀春也跌在他身上。人空兒裡擠過

桑奶子，扶起秀春，將書帶一路混撕混打，嘴里」千淫婦，萬蹄子」的亂罵。書帶如何肯依，拉著桑奶子亂抓亂罵。槐大奶奶同著

眾人那裡拉得開。此時各堂的姨娘、姑娘、嫂子們都知道了，趕來勸解。桑奶子抓著書帶頭髮，死也不放。忽然，人空裡擠進一個

人來，照著桑奶子眼珠子使勁一捶，桑奶子叫聲：「哎喲！」放了書帶，趕著拿手去握眼睛。那個人照著胸口又使勁一捶，只聽

見」咕咚」一響，不知栽倒了誰，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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